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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军文化观察

9月 12日，第 12批 30位在韩中国人

民志愿军烈士遗骸，在人民的期盼中回

到祖国的怀抱。载着烈士遗骸的灵车，

缓缓驶向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。

在陵园门口等候已久的志愿军老

战士南启祥，举起跟随他 70 多年的军

号，吹响了冲锋号。他说：“像 70 多年

前一样，我想再为你们吹一次。”

嘹亮的冲锋号，曾伴随无数英雄战

斗。他们最懂这旋律所拥有的力量，也

无比坚信这旋律响起后，必定迎来胜利

的曙光。

数十年来，军号一路伴随人民军队

前进步伐，深深融入官兵的战斗和生

活，见证了人民军队的苦难与辉煌。

一

巍 巍 井 冈 ，苍 翠 如 黛 。 一 座 主 体

高 8.1 米、基座宽 10.27 米的红军军号雕

塑——《胜 利 的 号 角》，在 群 山 间 巍 然

耸立。缠着红飘带的号身，紧握在红

军战士刚劲的手中，直指长空。

这意象，来自于井冈山革命博物馆

里一把红军战士用过的铜质军号。岁

月流逝，绿锈爬满了号身。射灯下，系

在军号上的红飘带依旧鲜艳，如革命的

火焰，永不熄灭。

井冈山，中国革命的摇篮。毛泽东

同志在这里写成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

么能够存在？》和《井冈山的斗争》两篇

重要著作，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的中国

革命新道路。

1929 年，正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

深造的刘伯承，读到了毛泽东的这两篇

文章，激动不已。他拿着从国内转来的

油印小册子，找到同学左权，边念边说：

“真想现在就回国，上井冈山和毛泽东、

朱德同志一起去战斗！”

“朱毛”红军吹响的号角，响彻罗霄

山脉、传遍华夏大地。那是冲锋号，也

是集结号。广大人民群众为了同样的

理想信念，集结在这一号声之中。

军号传递的是党的意志和决心，吹

出的每一个音符都镌刻着信仰的密码和

使命的温度，凝聚着不可战胜的力量。

1928 年 8 月，黄洋界保卫战打响。

湘赣两省国民党军趁红军主力远征湘

南之机，“会剿”兵力空虚的井冈山。团

结成一块坚硬钢铁的红军，以不足 1 个

营的兵力击退了敌军 4 个团。

正在山下作战的毛泽东闻讯，赋诗

称赞：“山下旌旗在望，山头鼓角相闻。

敌军围困万千重，我自岿然不动。早已

森严壁垒，更加众志成城。黄洋界上炮

声隆，报道敌军宵遁。”

“鼓角”泛指军号。军号是从古代

的“角”演变发展而来。我国古代的边

塞诗词中，有许多关于“角”的描写。如

唐代岑参的“轮台城头夜吹角，轮台城

北旄头落”，宋代范仲淹的“四面边声连

角起”，以及辛弃疾的“梦回吹角连营”

等。用于发号施令、鼓舞士气的号角，

从古至今是军人心中的特殊印记，是刻

在军人骨血里的家国召唤。

在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的眼中，

军号是一个特殊的符号。他认为那些

意气风发的司号员，代表着为民族解放

而前仆后继的千千万万红军战士，便以

红军号手的照片“抗战之声”作为《西行

漫记》一书的封面。斯诺想通过这张照

片告诉世界，在中国西北山沟里吹响

的，是中国抗战的号角，更是中国未来

的希望。

著名军事记者刘白羽曾深情回忆

道：“当初从一位地下党员手中拿到这

本书（《西行漫记》）时，一看到这个封

面，我立刻就有种难以名状的感动，似

乎 感 到 了 祖 国 和 人 民 对 我 的 热 切 召

唤。号角吹响了，祖国呼唤了，当时感

到不去延安参加抗战，我就愧做炎黄子

孙。多少年烽火岁月，这本书我一直带

在身边，始终觉得耳边有一把军号在

吹，有旋律在响。”

激昂的号角，是使命的召唤，是必

胜的信心，是前进的力量。

在汶川干休所，记者见到经历过长

征、与党同龄的藏族女红军王全英。长

征路上，在一场战斗中，15 岁的她与部

队失散，后来翻越雪山寻找部队时冻掉

一根脚趾头。她一直渴望能再次听到

熟悉的军号声，但终究未能归队。采访

当天，当看到记者带来的一把军号时，

年老体衰的她，眼神里放出一丝光芒，

用模糊的发音坚定地说：“号声就是命

令，向前！向前！”

二

军号是战争的产物，有自身独特的

战斗属性。

人民军队创建初期沿用的是旧军

队的号谱。由于号谱相同，敌我双方时

常发生误会。1929 年，我军攻打上杭。

敌军企图突围逃跑，吹起联络号调集队

伍。我军一听号音，以为是兄弟部队，

就放松了警惕，结果放跑了近 1 个营的

敌军。

1930 年冬，第一次反“围剿”斗争胜

利后，红军总部根据部队的反映，着手

编写我军的号谱。1931 年秋，红军总部

正式颁发了新号谱。换用新号谱后，我

军可根据敌人的号音掌握他们在战场

上的动向，而敌人对我军行动却摸不着

头脑。

宁化县革命纪念馆内，陈列着一本

《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》。1994 年，经

国家文物局近现代文物专家组鉴定，

认为这是全国保存最为完整和正规出

版的红军时期号谱，将其定为国家一

级文物。

此号谱共 40 页，分为勤务号谱、联

络号谱、行动号谱、名目号谱、战斗号谱

5 类 340 余首。战争年代通信设备不发

达，发布命令、指挥战斗、振奋军威、安

排生活等，都是通过军号声来传达，军

用号谱的作用不亚于“密码本”。

“司号员”与“司令员”只是一字之

差，身后同样是千军万马。司号员必须

对所有号谱熟悉掌握，一旦吹错号音，

传递错误指令，付出的代价可能是战友

的生命。军号在战场上的作用远不止

传递指令，在我军历史上，灵活运用军

号以少胜多的战例有很多。

1934 年，在川陕苏区反“六路围攻”

中，红四方面军第 9 军直属队在山路行

军时，不慎与大部队脱节。傍晚时分，

直属队在前进中发现敌人一个前哨阵

地。作战科科长周希汉急中生智，将近

百名司号员一线展开，每隔 10 米站一

个人。一声令下，全体司号员吹响冲锋

号。号声震撼山谷，接着杀声四起。敌

人以为来了千军万马，顿时阵势大乱。

那天夜晚，直属队数次利用军号，以几

百人击溃了敌 3 个团，俘敌约 2000 人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胶东司号员创造了

“军号游击战法”，后来被收录于《中国

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回忆史料》。

1939 年 冬 ，在 栖 霞 县 松 山 镇 战 斗

中，胶东军区第 5 旅 15 团由于进攻兵力

不足，将全团司号员集中起来，在松山

镇四周设置了多组司号员。

攻 击 开 始 后 ，我 军 司 号 员 从 松 山

镇的四面八方同时吹起了冲锋号。日

伪军听到这么多号声，以为八路军大

部队包围了松山镇，急忙命令炮火和

轻重机枪向四周疯狂扫射。趁敌方火

力分散之际，第 15 团 2 营迅速发起猛烈

冲 击 。 日 伪 军 见 势 不 妙 ，仓 皇 逃 窜 。

此战，日军小队伤亡过半，伪军中队大

部被歼。“军号游击战法”后来被各个

抗 日 根 据 地 学 习 ，广 泛 使 用 于 敌 后

战场。

在 这 些 战 例 中 ，司 号 员 扮 演 了

“奇兵”角色，背后体现的是我军指挥

员高超的指挥艺术。在战场上，司号

员一直跟随指挥员行动，有机会学习

处置各种复杂情况的知识，增长了指

挥才干，有的逐渐成长为杰出的军事

指挥员。

1950 年 10 月，抗美援朝战争东线

战场第一仗——黄草岭战斗打响，志愿

军第 42 军 124 师 371 团 4 连奉命坚守黄

草岭左前方的高地——烟台峰。他们

面临的敌人是美军王牌陆战第 1 师。

经过 5 昼夜激战，连长、指导员、班

排长全部牺牲，全连只剩下包括 8 名伤

员在内的 19 名战士。危急关头，司号

员张群生挺身而出，喊道：“我代理连

长，大家跟我来！”他给大家分配弹药

后，组织人员利用石洞、石缝为屏障，隐

蔽躲避美军地毯式轰炸。当美军以为

基本拿下了烟台峰，准备冲过去抢占

时，张群生吹响冲锋号。4 连战士们跃

出战壕向敌人发起进攻，使敌人措手不

及。在张群生的指挥下，4 连数次打退

敌人，守住了阵地。

战斗接近尾声，阵地上仅剩 8名战士

在坚守，张群生再次吹响了军号。远处

的指挥所读懂了这时断时续的号音——

“阵地还在，我们还在。”战后，4连被志愿

军第 42军授予“烟台峰英雄连”称号，张

群生荣立一等功。

三

平型关往南 500 余公里，有这样一

个地方，曾经是我军的“号兵摇篮”。从

这里先后走出千余名司号员。他们有

一个共同的称号——“陵川号兵”。

1937 年 7 月 7 日 ，全 民 族 抗 战 爆

发。9 月以后，八路军第 115 师、120 师、

129 师先后开赴山西抗日前线，开辟了

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。

随着抗战工作的全面展开，无论八路军

的正规部队还是地方武装，都出现了一

个问题——缺少司号员。

山西省晋城市陵川县，是太行第 8

军分区所在地，处在太行山南麓峰巅，

地理位置隐蔽，群众基础好，具备了训

练 号 兵 的 有 利 外 部 条 件 。 1943 年 10

月，根据太行第 8 地委和第 8 军分区指

示，陵川武委会在附城、夺火等地开办

了号兵训练班，每期招收 30 人左右。

司号员招收有严格的条件要求——

年龄小，身体素质好，头脑灵活，能随机

应变。之所以如此严苛选拔，是因为司

号员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岗位。吹号时，

司号员必须站在有利于号声传送的地

方，位置容易暴露，因此往往成为敌人攻

击的重点目标。

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里陈列着一把

军号。号身残缺不全、有点变形，诉说

着 80 多年前一场战斗的惨烈。军号的

主人，是牺牲时年仅 17 岁的崔振芳。

1937 年 ，13 岁 的 崔 振 芳 参 加 了 八

路军。1940 年，他作为司号员参加关家

垴战斗，因在战斗中表现突出，被批准

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后来上级调他到驻

守在黄崖洞的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第 3

营 7 连担任司号员。黄崖洞位于太行

山腹地，八路军黄崖洞兵工厂就坐落在

这里。日本侵略者将其视为心腹之患，

屡屡妄图进攻和破坏。

1941 年 11 月，日军集结 5000 余人

企图摧毁黄崖洞兵工厂。11 日 2 时许，

敌主力先头部队准备偷袭黄崖洞南口，

刚刚进入我 7 连前沿阵地，就被负责警

戒的战士发现。当敌人距离阵地 100

米左右时，司号员崔振芳吹响了军号，

八路军官兵打退了敌人。

拂 晓 时 分 ，日 军 卷 土 重 来 ，利 用

山 炮 、曲 射 炮 和 掷 弹 筒 等 轮 番 轰 击 ，

黄 崖 洞 南 口 两 侧 的 防 御 工 事 被 损 坏

大 半 。 连 长 命 令 崔 振 芳 和 卫 世 华 两

名战士据守陡崖，负责投掷手榴弹阻

击敌人。

战 斗 中 ，卫 世 华 的 手 臂 不 幸 被 敌

人机枪打中，崔振芳马上把战友救护

下去。崔振芳孤身战斗在陡崖上，投

出了 100 多枚手榴弹，炸死炸伤敌人数

十名。最后，所有的手榴弹都投光了，

人也累得站不起来。这时，他听到了

增援部队的呼喊声。就在他准备迎接

战友时，一块被炮弹崩起的石头击中

了他的喉咙。崔振芳顿时血流如注，

倒下时，那把最心爱的军号静静躺在

他的身旁。

革命战争年代，陵川号兵群体中有

许多像崔振芳一样的英雄人物。

陵川太和村人侯国富，在陵川号兵

训练班受训后，被分配在华东野战军第

13 纵队 38 旅 79 团 2 连任司号员，参加

过 上 党 战 役 ，转 战 于 晋 冀 豫 各 战 场 。

1948 年 2 月，在临汾攻坚战中，他在吹

响攻城的冲锋号时，被敌人的子弹击中

英勇牺牲，年仅 19 岁。

陵川县附城镇黑土门村人张喜发，

1946 年参加陵川号兵训练班，结业后被

分配到八路军太行 4 分区 46 团 1 营 3 连

任司号员。1947 年攻打焦作的战斗中，

他在执行指挥员命令跃起吹号时，一发

炮弹袭来，不幸被弹片击中牺牲，时年

20 岁……

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档案馆，保存着

一份军人花名册，记载着 900 多个陵川

号兵的名字。而在《陵川烈士英名录》

记载的 2465 名烈士中，有 389 名是司号

员。这些仅仅是记录在案、有据可查的

数字，实际上司号员牺牲人数可能比这

些还要多。

在陵川县烈士陵园，高耸的烈士纪

念碑顶部矗立着一座金色铜像——号

兵身姿挺拔、气势昂扬。一如烽火岁

月，英雄的司号员们站在高处，一次次

吹响嘹亮号角的身影。那号角声，似仍

在山河间回荡。

四

自 2019 年 8 月 1 日，全军施行新的

司号制度。距 1985 年全军撤销司号员

编制，时隔 30 多年，嘹亮的军号带着历

史的记忆，重新响彻座座军营。

“我是恢复司号制度后‘烟台峰英

雄连’第一任司号员胡帅，向您致敬！”

2020 年底，胡帅来到连队老前辈张群生

家中。他给老人递了一把军号，说道：

“这是全军施行新的司号制度后，连队

定制的第一把军号，送给您留作纪念。”

在连队荣誉室里，一直珍藏着张群

生曾经用过的军号。多年来，每逢连队

连庆、新人到连等时机，官兵都会到荣

誉室，站在这把军号前，重温老前辈张

群生的战斗故事。

今天，在许多博物馆和英模连队荣

誉室里，陈列着人民军队在不同战争时

期使用过的军号。那些军号早已斑驳，

但每一道纹路都镌刻着烽火记忆，蕴藏

着人民军队的制胜密码。

南 疆 军 区 某 部 一 级 上 士 王 国 良 ，

2019 年成为连队司号员。那时，一名年

轻战友听王国良吹响的冲锋号后说：

“确实有一种想上阵杀敌的冲动。”

“当前通信设备越来越先进，但在

未来战场上，这些设备往往都是敌人最

先攻击的目标，极有可能战斗一开始就

被摧毁。这时军号就可以起到作用。”

王国良说，现在连队在执行任务时，都

会吹出征号、凯旋号、冲锋号等，战斗气

息变得更加浓厚。

王国良不仅是司号员，还是南疆军

区基层业余军乐队队员。今年，王国良

等 12 名军乐队队员加入联合军乐团，

参加了抗战胜利日阅兵。

司号员兼任军乐队队员，在我军历

史上并不鲜见。早期红军队伍没有军

乐队编制，各个部队的司号员集中起

来，就成了军乐队。

中共中央在延安长达 13 年的时间

里，虽然条件极其艰苦，但也有过一些

军乐队的活动。1937 年 5 月，在“第二

次国共合作”前夕，由涂思宗率领的国

民党“中央调查团”共 17 人抵达延安。

延安的城门上醒目地写着“和平统一、

团结御侮”等标语。

当时，有一支红军军乐队在奏乐欢

迎，场面十分隆重。涂思宗一行不禁感

叹：红军经历艰苦卓绝的长征后，竟然

还有如此像样的军乐队。他们由此对

这支具有顽强生命力和战斗力的革命

队伍感到由衷钦佩。

军乐是展现一支军队精神面貌的

重要窗口。不少经过战火洗礼的司号

员，作为军乐队队员，活跃在各类仪式

现场。其中一部分人还曾被光荣选入

联合军乐团，参加了开国大典。当天，

他们向全世界奏响高亢的《义勇军进行

曲》，见证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

安门城楼前冉冉升起。

今年抗战胜利日阅兵中，联合军乐

团用嘹亮的军乐展现国威军威、凝聚意

志力量。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 18 次

从全军范围抽组而成的联合军乐团。

雄浑的旋律，是对英雄的深情礼赞，也

是在强国强军路上吹响的冲锋号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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